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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快速發展，教育領域正經歷著深刻變革。本文聚焦於香港中學語文科的文言文教

學，探討如何借助人工智能優化課程設計，提升學生的可遷移閱讀能力。研究構建了「文」「言」並重的教學框

架，並以教育局建議的 25 篇文言範文為案例，詳細闡述了人工智能在篇章分類、知識提取等方面的應用。此外，

本文還分析了智能課堂的實踐路徑，強調教師應根據學情開展因材施教，引導學生將所學遷移運用。因此，人

工智能是文言教學變革的重要動力，教師應以開放、理性的態度對待這一新技術，在人機協作中不斷優化教學，

促進學生的全面發展。 

【關鍵詞】 人工智能, 文言文教學, 閱讀理解, 可遷移能力, 課程設計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in teaching classical Chinese in Hong Kong's 

secondary schools to optimize curriculum design, innovate teaching models, and enhance students' transferable reading 

skills. The research proposes a teaching framework emphasizing both "language" and "thought," using the 25 

recommended passages by the Education Bureau as examples to illustrate AI's applications in teaching. This paper 

emphasizes that teachers should adopt 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 and guide students to apply their learning, arguing that 

AI is a significant driving force for teaching reform, which teachers should approach rationally and optimize through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lassical Chinese Teaching, Reading Comprehension, Transferable Skills, Curriculum 

Design 

 

1. 導言 

在人工智能快速發展的時代，教育領域正經歷著一場深刻變革。面對新技術帶來的機遇與

挑戰，語文教師亟需探索智能教學的有效途徑。本文聚焦於香港中學語文科的文言文教學，

研究如何借助人工智能優化課程設計，創新教學模式，提升學生的可遷移閱讀能力。 

文章首先梳理了閱讀理解的基本理論，分析了學生學習文言文以及教師教學實踐中存在的

問題，凸顯了智能課堂建設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在此基礎上，研究構建了「文」「言」並重的

教學框架，並以教育局建議的 25 篇文言篇章為例，詳細闡述了如何利用人工智能進行篇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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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知識提取、寫作分析，為教師備課提供支援，也為學生閱讀理解搭建支架。此外，本文還

探討了智能課堂的實踐路徑，強調教師要根據學生的實際情況因材施教，引導學生學以致用，

將所學知識遷移到更廣泛的語境中。 

2. 閱讀理解的基本理論 

閱讀是一個複雜的認知過程，學者普遍將閱讀能力概分為字詞解碼/認讀(decoding)及語言

理解(linguistic comprehension)兩個核心元素，二者互為影響，缺一不可(Gough & Tunmer, 1986)。

香港的學生閱讀能力較弱，不論在表層的字詞提取、重組句意，還是在較深層的主題理解、

引申寓意等方面，表現均遜於能力較強的學生(Siu, 1988; So & Siegel, 1997, 蘇月華, 1995;羅燕

琴, 1997;劉潔玲, 2002)。這說明閱讀能力是綜合性很強的能力，涉及語言、認知、思維等多個

方面。要提高學生的閱讀能力，需要從多維度入手，採取綜合性的教學策略。 

Perfetti (1986) 認為字詞提取是影響讀者個別差異的最大因素，詞彙未能啟動，讀者便難

以建構和確定深層的文意 (Perfetti, 1986，見於蘇月華, 1995; Perfetti, 2014) 。這一點在文言文

閱讀中尤為突出。文言文詞彙與現代漢語差異較大，學生理解起來存在一定難度。因此，教

師應加強文言詞彙教學，幫助學生掌握常見文言實詞和虛詞的意義、用法，提高其字詞識別

和理解能力。同時，教師還應引導學生通過上下文線索推斷生疏詞語的意思，培養語言感悟

能力。 

除了字詞和語言理解外，讀者的背景知識和閱讀策略運用也影響著閱讀成效。根據圖式理

論 (Schema Theory) ，讀者需要不斷將篇章內容與已有知識整合，以促進對文意的理解，尤

其是涉及隱含的內容時 (Afflerbach, 1990; Anderson, 1994) 。很多中英文閱讀研究都發現，是

否具備豐富和合適的先前知識，對閱讀表現有重要影響 (洪秋蘭, 2000; McNamara & Kintsch, 

1996; Pressley & Afflerbach, 1995) 。因此，教師應注重擴充學生的知識面，尤其是與文言文相

關的文化背景知識，如歷史、哲學、宗教、民俗等。通過導讀、討論、探究等活動，幫助學生

在原有認知基礎上形成新的知識圖式，促進對文本深層意義的把握和領悟。 

此外，閱讀策略和後設認知能力對篇章理解也十分重要。閱讀策略可分為表層和深層兩類，

表層策略如字詞解碼、上下文推斷等，深層策略如選取重點、歸納大意、比較分析、評鑒內

容等(羅燕琴、陳桂涓, 2004; Lau & Chan, 2003)。優秀讀者通常有明確的閱讀目標，懂得靈活

運用不同策略，並能在過程中有意識地監控理解情況，遇到困難時作出調整(Afflerbach, 2002; 

Baker, 2005; Lau, 2006)。  

綜上所述，閱讀能力是一個綜合性很強的能力，涉及字詞解碼、語言理解、背景知識、策

略運用等多個方面。提高學生的閱讀能力，尤其是文言閱讀能力，需要教師從多維度入手，

採取切合學生認知特點的教學策略。傳統的文言教學往往側重字詞訓釋和語篇分析，較少關

注學生的知識積累和策略培養。隨著資訊技術的發展，教師可以利用新興的教學手段和資源，

為學生營造更加豐富、互動、個性化的學習環境，幫助其突破文言閱讀中的難點，掌握語言

知識與閱讀策略，構建完整的知識體系，培養可遷移的閱讀能力。這就需要教師審時度勢，

與時俱進，積極探索現代教育技術與文言教學的融合之道，以開放創新的姿態推動教學變革，

提升學生的綜合語文素養。 

3. 學生學習文言文遇到的困難 

文言文承載著中華民族豐富的文化遺產，是學生學習語文、認識歷史、陶冶情操的重要載

體。然而，由於古今漢語在字詞、句式和語法上存在差異，學生在文言閱讀方面常感困難。

很多學者指出，這些差異是造成學生文言閱讀困難的主因(王力, 1979; 周長生, 2007; 孫慧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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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唐忠義、孫麗傑, 2013;張世祿, 2005)。學生易混淆文言字詞的一詞多義、古今異義、通

假字、生僻字等用法，且不熟悉倒裝句、省略句等特殊句式結構，理解文意困難。香港的調

查研究同樣反映，學生普遍認為閱讀文言文很困難，尤其在字詞認讀方面最感吃力(劉潔玲等, 

2017)。可見，字詞和語法障礙確實是影響學生文言閱讀的關鍵因素。 

除語言障礙外，學生在篇章理解也有困難，與其閱讀策略和背景知識不足相關。學生多缺

乏文言閱讀策略，依賴死記硬背或逐字翻譯(陳燕珠, 2013)，易造成理解偏誤，影響閱讀效率。

文言作品時代久遠，寓意隱晦，學生不瞭解歷史文化背景，難把握深層意思(孫慧穎, 2009; 趙

國慶, 2004; 熊江平, 1993)。如不瞭解范仲淹被貶謫的背景，難體會《岳陽樓記》的憂患意識；

不瞭解封建禮教對人性的壓抑，難領悟蒲松齡《聊齋誌異》「審奇勝之近於妖」的創作意圖。

缺乏背景知識，難在閱讀中聯繫新舊資訊，作出合理推斷。因此，字詞語法障礙、閱讀策略

運用不當和背景知識缺乏，是制約學生文言閱讀理解的三個關鍵因素。 

4. 教師教授文言文的困難 

傳統的文言教學往往不得其法，令學生興趣和信心下降。學者歸納出兩種常見但欠理想的

教學取向：一是「重言輕文」，詳細講解字詞句式，忽視思想內涵，令課堂乏味；二是「重文

輕言」，把文言文當作白話文教學，忽略其語言特點，學生難以系統掌握(周慶元、胡虹麗, 2009;

唐忠義、孫麗傑, 2013)。教師多採用講授、背誦和大量練習等方式，缺乏互動和策略教學 (陳

燕珠, 2013)，這些方式忽視了文言文的獨特性和學生的實際需要，不利於提高學生的閱讀能

力和學習興趣。 

香港的情況與內地相若。調查顯示，本地教師的文言教學內容以課文解說為主，較少教授

閱讀策略；教學形式多為講解、提問、背誦等傳統方法，較少採用討論、自主學習等活動(劉

潔玲等, 2017)。教師主導的講授模式易令學生習慣依賴，不利培養獨立閱讀和自主探究能力。

如果教師講解策略而缺乏跟進練習，或練習設計欠佳，未能引導學生應用所學，則學生只記

術語而不懂實際運用。這反映了香港與內地在文言教學上面臨著相似的問題，如教學方式單

一、學生被動接受等，需要在教學理念和實踐層面進行調整和創新，才能真正提高教學成效，

幫助學生掌握文言閱讀的能力。 

5. 研究問題及方法 

本研究旨在探討如何在人工智能的協助下，整理香港第三學習階段 (中一至中三)課程需

研習之 25 篇文言文，從中建立表層及深層的策略框架，以建立學生之遷移能力，並於「文（語

言知識和策略）」、「言（思想感情）」兩者中取得平衡。而本文研究問題包括：(1) 如何借

助入工智能以設計和實施表層及深層的策略框架？(2)入工智能如何協助梳理不同篇章之共性？

(3) 這種教學創新對未來中文閱讀教學有何啟示？本研究通過實際課程設計，作仔細記錄及

分析，以瞭解在科技配合下閱讀教學之可能方向。 

6. 設計理論框架 

在設計理論框架時，本研究深入分析了文言文教學中「言」和「文」兩個方面的重點。依

國內學者之探索，文言文教學可分為「言(語言知識和策略)」和「文(思想感情)」兩大重點(朱

峰, 2007;周慶元、胡虹麗, 2009;唐忠義、孫麗傑, 2013)。「言」即語言知識和策略，強調幫助

學生突破字詞、句法等語言障礙，掌握基本的文言規律。這與前文提到的學生在字詞解碼、

語法理解方面的困難直接相關。而「文」則指思想內容和寫作技巧，注重引導學生領悟作品

的深層內涵，體會傳統文化的精髓。這有助拓展學生的知識視野，提升人文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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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依教育局(2021)之建議，中學階段之文言文為「學生閱讀輸入的核心部分」，同時亦就

第三學習階段(中一至中三)建議共 25 篇文言建議篇章，並建議教師「善用這些作品，引導學

生欣賞當中優美的語言(如韻律、節奏)和生動的形象，以至深入欣賞篇章，體會作者的用心，

學習其中的思想內涵，掌握行文作法」。可見，本研究的理論框架不僅體現了學界對文言教

學「言」「文」並重的共識，也呼應了教育局對文言課程「學習語言，感悟情意，傳承文化」

的總體要求，從而在宏觀層面上統整了教與學的目標導向。 

借助人工智能技術，教師可以在這一框架下平衡「言」「文」兩個層面。一方面，通過自

動提取、歸納文言字詞、虛詞、特殊句式等語言要素，形成系統的文言知識結構，幫助學生

夯實語言基礎。另一方面，藉助智能演算法分析作品的主旨、意象、風格、背景等，揭示其思

想內涵和審美價值，引導學生在縱覽群書中感悟人生，陶冶性情。並透過同時整理數篇文章

之共通點，協助學生建立可遷移之文言閱讀框架，提升學生學習效能。 

在實踐中，主要使用於 2024 年 3 月 4 日發布之 Anthropic Claude 3 Opus，而若於今天再次

進行同樣項目，可考慮使用 2025 年 1 月 20 日發布之深度求索 (DeepSeek) 此 chatbot 因以中

文為其中一類參數作建立，故中文能力相對較佳，亦可考慮使用 2025 年 2 月 27 日發布之

GPT-4.5，此為 Open 人工智能最強之通用模型，在處理文字表現上應會更佳。 

而在內容生成後，會由資深中文教師作審核，以確保其整理之內容合理，亦因該教師亦參

與使用人工智能之過目，所以人工智能所作之分析可信度與資深教師所作亦一致。 

7. 課程設計 

  

        圖 1. 25 篇建議篇章按體裁分類        圖 2. 25 篇建議篇章按文言基礎知識分類 

 

圖 3. 教育局對建議篇章之文言基礎知識設計 

7.1. 初步處理：分類與提取 

本研究以教育局建議的 25 篇文言範文為例，詳細闡述了如何借助人工智能，對課程內容

進行系統設計與實施。首先，在不依賴人工智能的情況下，本研究按照文章內容，對 25 篇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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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進行了初步分類(見圖 1)。其中包括「說理散文」、「借物說理散文」、「借事說理散文」、

「重記事散文」、「重記人散文」、「詩」及「詞曲」七類。這種分類綜合考慮了文章的體裁

特點和寫作手法，既有利於教師把握同類文本的共性規律，又能為不同類別的篇章設置針對

性的教學目標。比如，在教學說理散文時，教師可重點引導學生分析作者的論證思路和方法，

領悟文章的中心論點；而在教學記人散文時，教師則可著力培養學生分析人物形象的能力，

揣摩作者的情感傾向。這樣的分類思路一方面體現了語文學科的特點，另一方面也為人工智

能參與文言教學埋下伏筆。 

接下來，本研究還對教育局建議的文言基礎知識進行了梳理(見圖 2 至圖 4)，提取出「一

字多義」、「通假字」、「古今異義」、「詞類活用」及「文言虛詞」等五類知識要點。這些

都是學生在理解文言篇章時容易遇到的難點和障礙。如果教師能在教學中有針對性地突破這

些障礙，就能大大提升學生的文言閱讀能力，而人工智能則可迅速按教師要求之規格處理相

關內容。 

 

 

圖 4. 教育局對建議篇章之文言基礎知識設計(附錄) 

           

圖 5. 於人工智能輸入之指令                    圖 6. 人工智能的產出 

  
圖 7. 教育局篇章賞析內容舉隅 

           

圖 8. 於人工智能輸入之指令                 圖 9. 人工智能的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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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於人工智能輸入之指令                圖 11. 人工智能的產出 

        

圖 12. 於人工智能輸入之指令                 圖 13. 人工智能的產出 

教師可以預先設置一些條件和規則，讓人工智能自動分析篇章，標註出各類文言知識要素，

生成相應的例句表格(見圖 5 至圖 13)。這樣不僅能夠減輕教師分析語料的負擔，還能以直觀、

形象的方式呈現知識要點，加強學生的印象。與此同時，一些易混淆或多義的詞語也能在海

量語料的對比中更好地辨析。可以說，藉助人工智能手段，文言基礎知識的重點更加凸顯，

難點更加清晰，也更易處理跨篇章之知識，當有了此初步整理之檔案，教師就可就實際課堂

作更仔細之規劃。 

 

圖 14. 25 篇建議篇章按文言閱讀能力分類 

 

 
圖 15. 於人工智能輸入之指令                   圖 16. 人工智能的產出 

7.2. 深度整合：搭建「言」「文」框架 

在初步處理的基礎上，本研究進一步探索如何利用人工智能，分別是在「言」的層面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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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的語言規律，及在「文」的層面揭示作品的思想內涵。依據圖 1 所示的文章分類，研究

者嘗試將同一類別的篇章輸入智能系統，讓其自動歸納各類文章在閱讀策略上的異同。 

以「重記人散文」為例，圖 15、圖 16 展示了研究者如何引導人工智能分析這類散文在人

物描寫方面的特點。智能系統不僅能準確辨識出與人物「行動」「語言」「外貌」「心理」相

關的語句片段，還能將這些描寫手法與塑造的人物形象建立起關聯(見圖 17、圖 18)。由此可

見，在人工智能的協助下，教師能夠更加系統、深入地分析記人散文的表現技巧，總結出一

套行之有效的教學框架，因這些篇章橫跨不同年級，經歷不同教師，如可製作如圖 16 般之跨

篇章框架，則可方便科組以統一內容處理不同篇章，從而使學生習慣該框架，建立可遷移之

文言學習框架。學生也能學會從細節描寫入手分析人物，進而把握不同篇章的主旨。 

 

 
圖 17. 於人工智能輸入之指令                  圖 18. 人工智能的產出 

再如「詩」這一類別，圖 19、圖 20 嘗試利用人工智能探究作品的意象內涵及其表達效

果。儘管智能系統對意象內涵的分析還比較粗淺，但它揭示的意象與主題之間的聯繫卻值得

教師深思。學生在閱讀詩歌時往往容易忽略意象的象徵意義，單單著眼於字面理解。教師如

能據此設計教學活動，引導學生細緻品味意象，必能幫助他們深入領會作品的情感基調，提

升欣賞和鑒賞能力： 

 

 
圖 19. 於人工智能輸入之指令                 圖 20. 人工智能的產出 

當然，人工智能在分析意象內涵時也曾遇到挫折。如對於杜甫《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城闕輔三秦，風煙望五津」中「城闕」「五津」等意象，若單以此兩句，實難直接推論出

象徵依依惜別之情，這提示教師在使用人工智能輔助教學時，要時刻保持清醒的判斷力，審

慎對待其給出的結果。如果分析不夠準確、到位，教師要善於引導學生展開進一步的討論和

思考，培養他們自主探究的意識。 

事實上，「言」與「文」從來都是相輔相成的。一方面，語言是思想的載體，字詞、句式

等形式要素往往隱含著豐富的思想內涵。教師引導學生在語言中發現思想，能讓他們的理解

和感悟更加豐盈立體。另一方面，作品的意旨、情感又是語言運用的指南針。只有準確把握

了寫作目的，才能更好地理解作者遣詞造句的匠心獨運。由此可見，文言教學必須在「言」

「文」的互動中尋求平衡和統一。而人工智能所提供的資訊加工和關聯分析能力，無疑為教

師搭建起「言」「文」融合的框架，最終指向學生綜合語文運用能力的提升。而結合同類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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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篇章作共通點之分析，則更是可提升學習效能，但單靠教師能力難以處理之範疇，而通過

人工智能，教師之角色由過往單靠自己的設計筆記者，轉移為輸入指令及校對者，這樣一來，

教學內容可更豐富及更能針對學生能力。 

8. 人工智能之啟示及展望 

透過本次教學案例的實踐，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人工智能在文言教學中具備顯著的輔

助潛力。首先，人工智能並不能取代教師，但其憑藉龐大的數據儲備和快速的計算能力，可

協助教師高效處理大量的教學材料，例如快速篩選資源、精確提取知識要點、歸納跨篇章共

通的閱讀能力框架，從而提高備課效率並拓展學生的學習視野。同時也可藉人工智能強大的

聯想能力，將文言知識與現代生活緊密連結，透過豐富多元的真實情境，培養學生知識遷移

與適應新語境的能力。 

雖然經驗豐富的教師確實也能提出與上述類似的教學方案。然而，像本研究這種基於人

工智能的設計，其具有高效處理大量數據的能力，教師只需輸入精確的指令，便能迅速生成

針對不同能力層次學生的個性化學習材料與系統性教學框架，這是單憑教師個人經驗難以達

成的效能。此外，人工智能所提供的資料分析與視覺化呈現（如圖 6、圖 9、圖 16 等），能

有效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協助學生更清晰地掌握學習重點，並建立具遷移性的學習策略。

故對資深教師而言，應可迅速提升備課效能。 

然而，這種教學設計亦存在若干潛在局限性。首先，現階段人工智能對深層次語言意涵

與情感細節的理解尚屬粗淺，例如文中所舉杜甫詩歌意象分析的例子（圖 19、圖 20），顯

示它難以取代教師對文學文本的深入解讀。其次，人工智能所生成的內容若未經過教師專業

的審慎驗證，可能存在錯漏或誤導性的資訊，對學生造成負面影響。因此，教師在運用人工

智能時，需充分發揮自身專業判斷與批判思考，將人工智能視為教學的得力助手，而非取代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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